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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之“驴说”
□陈为人

赵树理一生历经沧桑沉浮坎坷起伏，赵树理
的命运折射出共和国文艺的诡谲走向，是回眸中
国当代文坛的一个绝好视角。写赵树理的命运，可
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点。

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成名后，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

说：在赵树理降生一百天的时候，家里祖孙三代为
他庆贺百日。家人们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
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向人借来的银元宝，专摆
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
不碰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住一支笔，一手则
紧紧攥住一根赶毛驴的鞭子。赵树理的爷爷见此
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
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
上的状元。”

华夏文化自古流行这么一种风俗：小孩子满
月、百天或周岁之际，陈列各种玩物和生活用具，
任孩子抓取，以此来预测小孩子将来的志向和兴
趣。这种抓阄近似占卜，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某种
象征意味。

赵树理早年有这样一些情节，构成了他生命
记忆中的“象征”：

赵树理出身尉迟村。尉迟村原名叫吕窑，唐太
宗手下有两员开国大将：红脸的秦琼和黑脸的尉
迟恭（也叫尉迟敬德）。也就是后来被老百姓神化
为门神的二位。李世民做皇帝后，封尉迟恭为“吴
国公”。尉迟恭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贞观年间，
因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杀了赃官，潜逃出京
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尉迟恭出身贫寒，早
年与刘备一样，曾以编织为生。他向村民们传授了
编簸箕技术，赵树理的父亲就是闻名乡里的编簸
箕能手。后来，吕窑村民为纪念尉迟恭，改村名为
尉迟村。村东南河岸上，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
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成为尉迟村
代代相传有口皆碑的村史“教材”。尉迟恭成为尉
迟村民心中敬仰的偶像。

赵树理的母亲曾经生过几胎，都是女孩，只活
了一个。祖父母早就盼着生个男孩承继香火。所以
赵树理一降生，两位老人就高兴地给他起了个乳
名叫“得意”。到孩子五六岁开始读书时，给起了个
官名“树礼”，那是本宗室按儒家经典教诲“仁、义、
礼、智、信”的顺序排列下来的。1930年从国民党的

“自新院”出来后，才改为“树理”，据赵树理自己
说：改名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
的‘理’”。

赵树理的爷爷奶奶信奉“三教圣道会”。三教
即指“儒”、“道”、“佛”三圣合一。强调“儒重忠恕，
道重感应，佛重慈悲”。赵树理对人说：“我从六岁
起，由祖父教我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
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
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例如拜佛、敬惜字
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祖父
还教他：“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
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

慈心于物……”
这一切自然都“随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成

为赵树理生命的“遗传基因”。
赵树理受祖父母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行善行

恶都要记录在案的习惯。早年，是划杠杠，做了好
事划竖杠，做了坏事划横杠。后来，改成放豆子，找
一瓦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
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二颗……
坏事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
位前上香之类。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得多。

赵树理从小养成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在路上自己被一块石头
绊倒了，一定要动手把它搬开。“前车之覆，后车之
鉴”，不要让后来者再绊倒。再比如，在路上遇到一
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萍水相
逢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
孩子擦屁股。

在赵树理的幼年经历中，还有这样一个象征
性情节：

为了补贴拮据的家庭开支，在天寒地冻的冬
闲季节，赵树理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山西人把
成块的煤叫做炭。他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
上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
买布。每天一早，他在母亲柔声的呼唤和轻轻的
摇动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摸索着穿上衣服，走到
外屋的灶边，用冷水胡乱洗洗脸，用一块污秽的
破手巾擦干，然后蹲在地下，扒几口小米捞饭，
喝一碗清水米汤，再揣上几个煮山药蛋。这时，
父亲已把毛驴装备完毕，交给他一条小鞭子。

大概正是这些“遗传基因”塑造出这个“一
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驴背上状元”的作家
赵树理。

文化娱乐好比“驴打滚”
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有一段时间在《黄河

日报》编辑副刊，当年任《黄河日报》党支部书
记的何微，在《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一文中，
讲述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他说了几分钟的一个小段，今天晚
会我不唱戏，也不讲故事，讲讲文化娱乐吧。咱
们这个晚会，叫做文化娱乐晚会，为啥打日本、
闹革命，还要文化娱乐呢？我们做工作，好比毛
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
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
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

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
前腿，躺倒在干土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
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
好舒服啊，歇上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
身浮土，蹦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
子，放开嗓门，鼓着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
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像
驴打滚，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不
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所以做工作，闹革
命，都要学会驴打滚。可千万别做打滚驴。人们
顿时哄地欢笑起来!然而笑过之后，真正赞同他
的人却寥寥无几。

赵树理在这个小段子中，以一个作家的“形
象思维”，对文化娱乐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作出独
特的阐述。颇有赵树理的语言风格特点。

赵树理把“文以载道”济国安邦经天纬地的
神圣事业，竟然比作什么“驴打滚”，难怪当年
太行山的文人们认为赵树理是个“俗不可耐”的
乡巴佬。

严文井对赵树理有这样的回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还读过不少五四时

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外国作品的译本（包括林琴
南的译作）。他的科学常识很丰富。我这才明
白，老赵并不是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
货不少。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不知怎么说起了
某个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一下子联想到契
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便详细地讲了那个幽
默故事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
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逗得大家
笑出了眼泪。笑过之后，有人禁不住问：“老赵
几时迷上了外国的东西？”

后人对赵树理的创作风格有所误解，认为赵
树理就是那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他
的创作风格正好吻合了毛泽东对革命文艺“通俗
化”、“大众化”的要求。其实，翻阅赵树理的早
期作品《打卦歌》《歌生》等，可以看出赵树理
既有很深厚的国学底子, 对现代西方文学中诸如
意识流一类写作手法也运用得驾轻就熟。

赵树理说过这样的话：“读外国作品，总觉
得文字别扭，不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在感情上
跟它格格不入。”赵树理还说，“翻译的东西读多
了，受了影响，说话写东西也变了腔调，这会限
制读者的圈子，限制在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读
不了。”

赵树理认识到，要达到“教育农民”“唤醒民

众”的目的，必须蹚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
路子。赵树理说：“我会说两种话，跟知识分子说知
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

早在解放前，丁玲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参加了
一次农村的骡马大会，在会上她看了赵树理编的
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看完后她写过一篇《记
砖窑湾骡马大会》：丁玲在文中虽然也赞扬了赵树
理所编的戏在农民群众中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
但最后概括性一句话：“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
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
部”。丁玲的话颇代表了赵树理当年在延安文化人
心目中的形象。

赵树理显然也知道人们的这些微言非议，但
他满不在乎地说：“大家都要说我是这个家那个
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把我说成个
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赵树理的志向就是

“做一个地摊文学家”。
赵树理还有一句名言：“我写作品的目的，就

是要政治上起作用，人民大众能看得懂。”
赵树理是华夏文学史上真正从农民中走出

来，又完全用农民的语言来表现农民生存现状的
先驱者第一人。赵树理完全是把自己作为农民这
个团体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哀农民之哀，喜农民
之喜，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赵树理的人生经
历和生命感悟，正是他说出“文化娱乐好比‘驴打
滚’”的心理潜台词。

千万不要上“头驴”的当
在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数次运动之后，1963

年8月31日，赵树理在黄碾公社四清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头驴”的故事，请大家在运动
中注意不要上“头驴”的当。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一
群一群牧驴，在吃饱草后，牧人们要赶它们去河边
喝水，这时，在驴群中，突然会出现那么一两头驴争
先恐后往前边跑，它一边跑，一边咬或蹬别的驴，使
自己能跑到最前面。在水边占有一席之地。我把这
种驴叫作“头驴”。我们在历次运动中，也有个别人
要当“头驴”，突出自己，伤害他人，以达到占有一席
之地的目的。我们这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社会
上的现象，在这里也会有的。如果没有，那更好。
如果有了，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上“头驴” 的
当。

赵树理这番话说得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让我们看赵树理在“大跃进”时期，与阳城

县委书记的一番对话：
在会上，县委书记首先讲话：“同志们，在

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奋斗口号是：粮食亩产超
万斤，今年总产翻十番；棉花亩产两千斤……”

“轰”的一声，台下的人们被这高指标吓得乱嚷
起来，坐在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
断 了 他 的 讲 话 ：“ …… 我 看 这 个 要 求 不 实
际……”赵树理横档里抡的这一斧子，把个县委
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见过敢在
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他忍住没发作,继续布置

他的新指标……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
这个指标也太高……”县委书记脸色骤变，怒气
暗 生 ， 但 最 后 还 是 按 捺 下 去: “ 再 说 第 三
项……”赵树理又是横空里一斧予以反对。县委
书记终于忍耐不住勃然大怒，对赵树理拍桌子吼
道：“……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
右倾，绊脚石！”书记这话就说得有了威胁的意
味。但赵树理毫不示弱，把桌子拍得比县委书记
拍得还响：“不管是老右倾还是绊脚石，你怎么
说都行，只要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
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瞎指
挥，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对得起人民的委
托吗？”

然而，在当年那种大趋势下，赵树理根本不
可能“挽狂澜于即倒”。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高
指标的生产规划。气得赵树理拍案而起，指着县
委领导的鼻子，严厉斥责：“你们这样不顾群众
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犟驴不踢善主
赵树理的家乡人有许多关于驴的话语，比如

说：“犟驴”、“毛驴脾气”、“出门遇上灰毛驴”
等等。“出门遇上灰毛驴”，“灰”是当地一句土
语，表示“灰溜溜”、“黑乎乎”总之带有贬意色
彩。是说出门就撞上乱尥驴蹶子，乱发毛驴脾
气。

与赵树理共过事的不少干部，说赵树理还真
有点犟驴脾气，得随时防他尥蹶子。毛驴的脾气
以犟出名，毛驴甚至敢对自己的主子也尥蹶子。
但毛驴不踢好人。俗话讲：“犟驴不踢善主。”

让我们略举一例看看赵树理的“犟驴脾
气”。1959年冬天，由于赵树理给陈伯达发出了
那封被称之为“与彭德怀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
狂向党进攻”的万言书，赵树理因此受到批判。
批判的理由据称是：“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
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十一月十八日
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
的’……到会同志都很气愤。”“……赵树理的态
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
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
在太恶毒了。”

赵树理在向中国作协所交的书面检查中，说
的是这样的话：“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
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
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
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
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
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响的锣鼓活跃起
来。”

赵树理在批判会上，还说了这样的话：“按
照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照你们的要
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有在批判会上这
么说话的吗？赵树理就是这样的犟驴直脾气。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赵树理的犟驴性格也
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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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 《李家庄的变迁》 的创作时间，是
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1945年。赵树理笔下小说
故事的发生地“李家庄”，是晋东南地区一个极
其普通的村庄。只要熟悉赵树理小说的读者，
就都知道，赵树理差不多全部的小说作品，都
是以他的故乡晋东南地区为故事背景的。举凡

《小二黑结婚》 中的“刘家峧”，《李有才板话》
中的“阎家山”，《登记》 中的“张家庄”等
等，都是晋东南地区的普通乡村。更进一步
说，这些村庄干脆很可能就是以赵树理自己的
出生地沁水县尉迟村为基本原型的。那么，赵
树理所欲写出的，又是李家庄怎样的一种变迁
呢？首先，要想写出某种“变迁”，就必须拥有
一个较为阔大的叙事时间。设若时间过于短
暂，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变迁。细读文本，我
们就不难发现，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起始于
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这一点，在小说
开头处的一句叙事话语中，即可得到确证：“抗
战之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
公所”。抗战爆发于 1937 年，从这个时间前推
八九年，可不正是 1920 年代末期 1930 年代初
期。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抗战胜
利之后了。这样算起来，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
跨度，就差不多达到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尽管
从一般意义上说，一部篇幅只有 8 万多字的中
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似乎不需要有如此之大，
但具体到赵树理的这部小说，因其要具体思考
表现“变迁”主题的缘故，设定这样的一种叙
事时间，就并非是毫无必要的。

赵树理集中关注表现的，一方面是这个期
间李家庄基础政权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村民
们在这个期间其实非常艰难的日常生存状态。
小说一开始，就把叙事的聚焦点，对准了乡村
政权的腐败问题。外来户林县人铁锁与春喜是
邻居，双方围绕茅厕旁边一棵桑树的具体归属
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本来，这棵桑树应该
归属于铁锁一家。但由于春喜是村长兼社首，
自然也是本村的一大富户李如珍的本家侄儿，
结果，在李如珍的百般庇护之下，铁锁最后只
能无奈败诉。请一定要注意在整个事件的处理
过程中，赵树理关于其他无干村民的描写。尽
管说如同看庙人老宋这样一些上了年纪的村
民，都知道这棵桑树应该属于铁锁一家，但面对
着李如珍叔侄的淫威，他们却敢怒不敢言：“老宋
自然记得，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这个庙就住不
成了。”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锁吃了这个哑
巴亏。这里，不只是牵涉到了李如珍叔侄平日的
淫威霸道，而且也涉及到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
一种微妙的区别。就这样，通过一件不怎么起眼
的争桑树事件，赵树理就非常巧妙地撕开了进入
乡村世界的一个口子。一方面，凸显出了李家庄
不无尖锐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则微妙地揭示
出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某种差异和隔阂。如
果从所谓现实主义精神的具备这个角度来说，赵
树理小说的这种巧妙的开头方式，显然也是一个
重要的例证。

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这个开头，认真地捡
拾赵树理的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少
地方，也都突出地体现着作家一种难能可贵的现
实主义精神。比如，小说关于王安福老汉这个形
象的刻画描写，就特别引人注目。王安福老汉是
福顺昌的掌柜，属于乡村世界里乡绅阶层的一
员。作为李家庄的一个商业经营场所，福顺昌当

然要放债谋利；“铁锁托修福老汉和杨三奎到福
顺昌借钱，王安福老汉说柜上要收茧，没有钱出
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尽管王安福老
汉对于铁锁的遭遇颇有同情，但福顺昌毕竟有自
己的经营之道，无法违忤。不只是如此，更值得注
意的，是在小说开头处，面对着铁锁的不幸遭遇，
王安福老汉讲出的一番话：“说真理，他们卖给人
家的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真是他
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该记得！”
尽管记得，但即使是如同王安福这样颇有些财势
的乡绅，却也不敢出面替铁锁说话辩护。这一细
节，一方面说明了李如珍叔侄素日的霸道，另一
方面，却也说明着王安福老汉的谨小慎微与克制
隐忍。若非如此，他的福顺昌恐怕也无法经营到
现在这种地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
普通乡绅，在抗战爆发之后，面对着入侵的强寇，
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毁家纡难的慨然决定：“我
老汉主张干实事，虽说不是个十分有钱的户，可
是不像那些财主们一听说出钱就吓跑了。会里人
真要有用钱的地方，尽我老汉的力量能捐多少捐
多少！就破上我这个小铺叫捐款！日本鬼子眼看
就快来抄家来了，那还说这点东西？眼睛珠都快
丢了，那还说这几根眼睫毛啦？”别的且不说，单
只是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已经充分地凸显
出了王安福老汉的民族正义。把他性格中的这个
层面，与前面的相关描写结合起来，一个有血有
肉的普通乡绅形象自然也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
了广大读者面前。

其实，还不只是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除此
之外，赵树理在小说中的其他一些艺术处理，也

还都能够称得上是切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比
如，在铁锁不仅桑树的官司败诉，而且还因为不
服气要上告再次被李如珍他们整得差不多快要
家破人亡的时候，赵树理特别安排铁锁离开了李
家庄，北上省城太原去谋一条生路。虽然从表面
上看，作家的这样一种艺术设计，似乎远离了李
家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似乎背离了作家的艺
术题旨，但在我看来，赵树理的这样一种艺术
设计，其实有其深层的用意所在。这样一种艺
术处理的妙处，就突出地表现为通过铁锁在太
原的生活轨迹，极富艺术性地为作家自己所欲
探究表现的“李家庄”的“变迁”，提供了一种
必要而且宏阔的时代背景交待。有了铁锁在太
原的这一段生活历程，就使得发生在“李家
庄”的这一番“变迁”，具有了根本的时代依
据。再比如，赵树理 《李家庄的变迁》 所具体
描写表现的这个叙事时间，正是后来被称为

“山西王”的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个历史时期。
简单地还原一下这个时期的山西历史，你就不
难发现，实际上，阎锡山正处于一种非常严重
的内外交困状态之中。对于阎锡山来说，真正
可谓是四面受敌。外有日寇的入侵，鉴于民族大
义，阎锡山当然要坚决抗日。内有来自于蒋介石
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强大压力。面对着
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步步紧逼点滴渗透，阎锡山也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关于这一点，赵
树理在小说中其实已然有所涉及。“他说阎司令
长官说过：‘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说谁能
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
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又不被共产
党利用。”“在阎锡山看来，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
谁来了都应该当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
子们没有守住，被日本人夺去；孝子们又不会收
复，又被八路军收复了，他如何不着急？”揆诸于
当时的那一段历史，应该说赵树理的这样一种描
述是非常真切的。

从以上我们对于《李家庄的变迁》中若干重
要细节所进行的分析来看，说赵树理是一个具有
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当然是能够成立的
一个结论。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对
象，仅仅只是赵树理这部小说的若干片段而已。
如果从小说的整体思想艺术倾向来看，说赵树
理是一个具有突出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恐怕
就是一种难以成立的学术结论。只要我们认真
地重读一下这部小说，那么，你就不难发现，
实际上，赵树理在这部小说当中，鲜明地表现
出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立场。或者也可以这么
说，赵树理的所谓“变迁”，实际上指的正是李
家庄的基层政权由李如珍他们向铁锁、冷元、
二妞他们的转移。小说一开始，铁锁他们这些
普通的农民处于李如珍他们的压榨欺辱之下，
等到小说结束的时候，李如珍他们已经被镇压
被取代，而取代了他们的，恰恰是曾经被他们
严重欺辱过的铁锁冷元他们。之所以会是如此

一种情形，与作家赵树理自己所坚持的那样一
种鲜明的政治价值立场，显然存在着过于紧密
的内在联系。而这，自然也就牵涉到了赵树理
的民间立场与政治观念所必然发生的尖锐冲突。

从根本上说，赵树理乃是游离于民间立场
与政治观念之间的一位作家。我们必须认识
到，作家赵树理，一方面是农民文化或者说民
间立场的自觉守护者，另一方面，也还是一位
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
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这样表达过对于赵树理的
一种基本看法：“这样，农民文化自觉辩护者的
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自觉代言人的赵树理，
事实上也就处于了一种格外痛苦的内心冲突之

中。一方面，作为农民文化辩护者的赵树理，
分外敏感地发现了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对于农
民的利益及其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但
在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赵树
理，又无法对抗这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农村政
策，甚至于还得违心地去贯彻执行这些农村政
策。完全可以想象，此时赵树理的内心应该是
怎样的一种痛苦状况。”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
坚持自己的上述判断，坚持认为实际上存在着
作为农民文化的自觉守护者和作为政治意识形
态的自觉代言人这样两个互相冲突着的赵树
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赵树理之艺术
成功，在此，赵树理之艺术缺陷，也同样在
此。具体到他的这一部《李家庄的变迁》，作家
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整体层面上坚持一种难能可
贵的足够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根本原因也
正在于此。说到底，还是一种先验的政治价值
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导致了赵树
理没有能够把这种殊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彻
底地贯彻体现到他的 《李家庄的变迁》 之中。
而这，也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依然不能不
引为憾事。

现实主义精神与意识形态遮蔽
——重读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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